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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寻亲！一次找回 4 名走失 10 年的孩子

QQ 一闪！“熊猫血”志愿者 6 万变 500 万

本报记者张钟凯

“比中了 4个孩子！”
空姐一次次催促坐在即将起飞飞机里的李新

关上手机，最后时刻四川警方电话里传来的这个
消息，让他兴奋不已！电话那边传来一阵欢呼声，
甚至还有哽咽声。李新也激动得眼眶湿润了，他知
道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根据腾讯优图实验室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的
圈定，警方进一步进行 DNA亲子鉴定，结果找到
了 4 位走失大约 10 年的孩子。这在国内是第一
次，的确是了不起的突破。

“喜出望外，甚至有点不敢相信。”作为腾讯守
护者计划的安全专家，李新曾有过 8年从警经历，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参与寻亲打拐案件，然而，这次
使用人工智能(AI)寻亲的经历却很不平凡。

你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我的心

当李新的同事收到寻亲父母们寄来的孩
子照片时，大家都沉默了。一张张照片被厚厚
的油纸层层包裹，生怕有所污损。孩子基本都
在 3 岁以下，有的孩子只有人生中唯一一张照
片，有的甚至只是满月照。

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处处长蒋晓玲
回忆，收集照片时很多父母都反复嘱咐千万别
弄丢了照片，“对于父母而言，这是孩子留给他
们的唯一寄托”。

这些照片里的孩子都与四川省公安厅打拐处
一批积案相关。2008年至 2010年，10名三岁左右
的孩子在四川陆续被拐，“小耗子”就是其中一员。

“小耗子”的父母是湖北人桂宏正夫妇，为了
讨生活，在四川省武胜县沿口镇一个热闹的集市
开了一间酒铺。每当回忆起那个噩梦般的下午，桂
宏正依然痛心疾首。

“那是 2009 年 6 月 12 日下午 5 点 20 分，
我和爱人发现‘小耗子’不见了，我们四下寻找仍
没找到，我们在街上越找越绝望，哭喊着：‘小耗
子’，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桂宏正回忆
起那一幕，依然难以平复心情。

“‘小耗子’2006年 7月出生，非常乖巧懂事，
我每天要起早贪黑酿几百斤高粱酒，搓出高粱
后会摊在地上，两岁多的‘小耗子’会拿着扫把晃
晃悠悠地帮着扫，还说，长大了我也要帮爸爸做
酒……”孩子被拐后，一幕幕与孩子朝夕相处的
场景不断浮现在桂宏正眼前。

孩子一走失，明暗两重天。夫妻俩仍然经营
着小酒铺，赚了钱就在全国各地奔波参加寻亲大
会，或者听到哪里有一丝线索就跑过去核实了
解，花光了积蓄就回家赚钱然后继续上路。

2014 年，四川警方抓获一名拐卖儿童的人
贩子，结合之前大量的调查和证据，确定了包括
“小耗子”在内的 10 名被拐孩子被卖到了广东，
但是通过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比对并没有结
果，仅凭一张儿时照片，找到分别多年的孩子无
异于大海捞针。

2018 年 5 月，桂宏正来到河南郑州参加一
个寻亲大会。他心里知道，得了肺癌的老父亲坚
持不了多久了。在郑州火车西站的寻亲现场，他
在脖子上挂起寻人启事的牌子，面对前来采访的
媒体哽咽着说：“‘小耗子’，你在哪里啊？……你爷
爷时日不多了，他想见你最后一面啊……‘小耗
子’……”刚说完这话，他接到老家打来的一个电
话：老父亲去世了。

当桂宏正急匆匆赶回老家时，看到父亲眼睛
睁着，似乎在等待自己归来，嘴巴张着，似乎在念
叨小孙子的名字……

“过去 10年，我们身边的老板换了好几茬，我
们也有机会去别的地方做生意，但是我们始终没
换地方，酒铺也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一点没变
过。”桂宏正说。“‘小耗子’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我们
的心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小耗子’回来，我们想，他
对这个地方是有记忆的，也许有一天，会突然想起
这个地方，然后自己找回来……”

每位被拐的孩子，都是我的心病

蒋晓玲从事打拐工作已经整整 19年了。这个
过程中，她经历了太多的杳无音信和破镜重圆。

她说，一些家长寻找孩子多年未果，他们会
说：“我们也不奢望孩子们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我
们只是想知道他们在哪里，看他们一眼，知道他们
过得好不好……”

过去 10年，四川省公安厅打拐处和案发县市
的公安机关一直在积极寻找那 10名被拐儿童的
下落。“调查访问、模拟画像、网络公告……能试的
方法我们都试了，但是时间隔了这么久，而且没有
拐卖中间人提供线索，真的是太难了。”蒋晓玲说。

转机出现在 2017年 12月，公安部刑侦局副
局长陈士渠去腾讯调研时，了解到了优图实验室
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于是将这一技术介绍给
了四川警方。

此前腾讯等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协助寻亲已有
不少成功经验。比如，截至 2018年 10月，接入优

图技术的 QQ全城助力累计找回 600多人；截
至目前，使用该技术的福建省公安厅“牵挂你”
防走失平台累计找回 1000多人。

“难度很大。”李新说。“其实当时大家心里
没底，但当大家看到那些层层包裹的照片时，就
下定决心要努力一试。”

“小耗子”被拐时才 3岁，到 2017年底已经
11岁多，而这段时间正是人一生中面部变化最
为剧烈的阶段，国际上当时还没有成功跨越 10
年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找到失踪儿童的先例。

对于跨年龄人脸识别，优图人脸识别算法
研究负责人李博士和同事们对 0岁-18岁的人
脸的成长变化进行模拟建模，生成大量可供学
习的人脸样本，然后采用深度神经网络算法来
学习这些人脸在成长过程中的复杂变化。

“难就难在当时跨年龄人脸识别没有成熟
的算法模型，加上数据样本有限，实验效果一开
始一直不是很理想。”李博士说。

李博士和同事们想到了“用机器教机器”的
方法。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型训练，终于训练出
了一个可以进行跨年龄人脸识别的深度神经网
络模型。

“简单来说，就好比我把成年人的人脸识别
模型作为老师，让儿童的人脸识别模型来学习
其中的‘技巧’，尽量消除年龄变化对识别精度的
消极影响。”李博士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经过

很多个挑灯夜战的夜晚，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这一名为分布式蒸馏学习法则的算法模型进行
跨年龄人脸识别的准确率达到了 96%以上。

找到“小耗子”又有了新的希望。

科技向善，让 AI 更有温度

不久，优图团队利用他们的模型对警方提
供的海量数据进行了第一次实际比对，警方圈
定了与每个被拐孩子最像的排名前五的结果进
行了最后线下确认。

随后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警方通
过 DNA 检测，第一批成功确认了 4 个被拐儿
童，其中有 3个是最高分命中。

结果出乎了李新、同事们和警方的意料。
“我们一开始根本没有预期那么多，找到一个也
是好的啊。”李新说。

令蒋晓玲印象最深的是，在第一批被找到
的孩子中，有一个孩子仅仅有几个月大时的照
片。她不禁感叹：“科技的力量太强大了！”

接着，利用该技术，又找到了 3名孩子，其
中就包括“小耗子”。2019年 4月，警方向桂宏
正夫妻通报，走丢近 10年的“小耗子”已经被找
到。两人喜极而泣，抱头痛哭，漫长的 10年寻子
路终于结束了。随后，他们又前往广东，见了他
们魂牵梦萦的儿子“小耗子”，也是哭得稀里哗
啦，亲情和爱在多年后再延续。

截至目前，当年在四川先后被拐卖的 10名
孩子已经找回 7人。陈士渠表示，该批被拐儿童
的大部分成功找回，充分证明人工智能对于查
找被拐多年儿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跨年龄人
脸识别这一技术在 DNA 比对之外，又为公安
机关查找被拐儿童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具
有里程碑意义”。

目前，犯罪分子采取盗窃、抢夺、拐骗等方
式实施的拐卖儿童案件全国年发案只有几十
起，基本上实现了现行案件快侦快破。针对拐卖
儿童积案，全国公安机关持续攻坚克难，不断完
善全国打拐 DNA信息库和来历不明儿童摸排
比对机制。截至目前，共找回被拐多年儿童
6108名，受到好评。

据了解，正是因为四川打拐寻人案例的成
功，全国一些省市也找到腾讯守护者计划团队，
正陆续展开合作，公安部门也正考虑把优图的
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在全国进行应用推广。

据李博士介绍，他们的团队还在不断优化
跨年龄人脸识别模型，目前准确率已达到了
99 . 80% 以上，将挑战更大的年龄跨度，如今已
经有了新的突破，找到了分别时间更久的孩子。

在李新看来，人工智能等技术本身没有好坏
之分，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如何使其更有温度。
“‘科技向善’应是技术应用者的本分，也是责任。”

自始至终参与这次 AI跨年龄寻亲的蒋晓
玲说：“科技的力量真是太神奇了！我有一个愿
望，希望有一天能‘天下无拐’。”

本报记者尹平平

虽已入夏，回忆起那个专程跑到北京献血的
凛冬清晨，李瑞丽仍像是能感到刺骨的寒意。

为了第一时间赶到北京，向和自己同为 AB
型 Rh 阴性血的患者献血，李瑞丽坐的是早晨 4
点 20就开的大巴车。大巴上的空调坏了，从廊坊
的文安县到北京的车程有 4个小时，李瑞丽被冻
得透透的。心肠虽是滚热的，血却很难抽出来，抽
了 190cc血就不再流了。

“不要拔针！”李瑞丽阻止血站的护士，“再等
等，我想献 400cc！”

好不容易又流出 10cc的血，却凝住了。护士
说什么也不让她再献了。

李瑞丽的心也跟着凉了。她并不认识那个急
需用血的患者，只知道对方拥有稀有的血型，而她
献出的 200cc血，也许只是杯水车薪。

人类的血型指标除了 ABO血型外，还有 Rh血
型，分为阴性和阳性两种。我国公开数据显示，Rh
阴性血者仅占全部人口的千分之三。因为血型稀
有，他们经常被称为“熊猫”，相互间自称为“稀友”。

常有“熊猫”像李瑞丽这样，接到需求，就放下
手边的一切，自费跨省献血救助急需用血的“稀
友”，仿佛侠客。也常有“熊猫侠”像她一样，披星戴
月千里迢迢赶到救助现场，却无法献血。或许因舟

车劳顿，或许因紧张兴奋的情绪，或许因几天前无
意间的一顿大餐或两杯小酒，使他们个别血象不
符合献血要求。

如果身边、哪怕同城，能迅速找到“熊猫侠”就
好了，无须“熊猫侠”们再把自己跨省闪送过去。近
来 QQ新增的一项推送服务，使这个愿望已不再
遥远。随手转发，“键盘侠”也能当“熊猫侠”。

从寻找走失儿童，到寻找熊猫血

当有人发现自己是稀有血型，上网搜索求助
信息时，一般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中国稀有血型
联盟。

这个以推动稀有血型群体之间无偿互助献血
为目的的公益组织成立于 2004年，志愿者成员多
数都是稀有血型者。当稀有血型的患者或孕产妇
有用血需求时，通常会联系中国稀有血型联盟，联
盟志愿者们则通过电话接力、QQ群、微信群、朋
友圈等社交媒体将信息发布出去，寻找能够提供
帮助的“稀友”。

今年 3月 20日，家住西安的 60岁老人郑新
川，因重度贫血入院。他是 Rh阴性 A型血。家人
也是首先向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发出求助信息，想
请志愿者们帮忙寻找能够献血的“熊猫侠”。怎奈
当时并没有合适的志愿者能迅速赶来献血。情急
之下，他们想到了 QQ全城助力。

很快，郑新川的用血需求通过 QQ全城助力
的服务号推送出去，两名生活在西安的 QQ网友
看到推送信息之后赶了过去，其中一位网友经化
验符合献血要求，于 4月 3日成功献血。郑新川得
以转危为安。

“否则，我们可能就要组织附近城市甚至省份
的志愿者赶往西安去献血了。”中国稀有血型联盟
负责人小龙(本名王勇)告诉记者，“熊猫侠”们跨
省献血，都是自己承担往来路费和食宿，且常会因
各种情况血象不合格无法献血白跑一趟。“QQ全
城助力，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帮稀有血型患者找血
的杀手锏。”

创立于 2014年的 QQ 全城助力服务，起初的
创建目的是寻找走失儿童，将移动互联网定位技

术 LBS 和 QQ 已有的 SNS 社交属性相结合，向
失踪儿童所在区域的 QQ 网友推送失踪儿童信
息。经确认信息属实后，QQ全城助力服务会以孩
子的走失位置为圆心，根据儿童走失的时长，判断
他的活动范围，并以此为半径，将儿童的走失信息
推送给该区域内的 QQ网友。一旦有网友发现走
失孩子的线索，可以迅速联系警方。

LBS技术并不神秘，在很多人们熟悉的手机
APP 中都很常见。比如当你打开大众点评的
APP，它会自动给你推送附近的人气餐馆。将其
与 QQ的 SNS社交属性结合是指：即使收到推送
的 QQ网友本人没有看到走失的儿童，也可以随
手转发出去，迅速扩散信息。

QQ 全城助力服务从 2014 年 10 月上线至
今，已经历了两次升级：1 . 0 版本可发布寻亲信
息，2 . 0版本还可以发布寻找稀有血型的信息。

他们与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合作，请后者帮助
确认稀有血型患者用血需求的真实性，以免被血
贩子利用。确认无误后，平台将把寻找稀有血型的
信息基于患者所在地区，优先推送给附近区域的
QQ 网友。如果志愿者本身血型符合求助信息中
所需，可主动联系无偿救助献血；其他 QQ网友收
到求助信息后，可以随手转发，扩散传播。

QQ全城助力负责人潘红告诉记者，寻找稀
有血型的功能自 2017 年 5 月 25 日上线，截至
2019年 5月 31日，共发布 159例，解决 153例，
解决率高达 97%。

即使如此，仍有“熊猫侠”需要跨城跨省赶去
救助，但这多是少见的“高难度”。

所谓的稀有血型，不只是人们常说的“熊猫
血”即 Rh阴性血，还有孟买血型、类孟买血型、达
菲血型等，更加罕见。有这类血型的人更是“熊猫
中的熊猫”。

并非“熊猫血”，也能当“熊猫侠”

不过，在小龙看来，借助互联网平台，比起寻找
到更多献血者，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更多志愿者。

成立十五年来，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已有六万
名左右的志愿者登记在册，累计为五六千名稀有

血型患者找到无偿献血的志愿者。小龙却并不
满足。因为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有千分之三的人
口是稀有血型群体。鉴于很多人并不了解自己
的血型，小龙他们认为实际的稀有血型群体很
可能远高于这个比例，而联盟的六万志愿者相
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让小龙没想到的是，几乎是一夜间，志愿者
的数量就从六万变成了五百万。

那是 2017年的 5月 25日，QQ全城助力
寻找稀有血型项目上线，团队向 8亿 QQ用户
发了一封志愿者邀请函，当天就有 500余万名
QQ 网友响应成为志愿者。其中还有不少人联
系小龙要求加入中国稀有血型联盟的 QQ群，
以便更直接地提供帮助。那一天，中国稀有血型
联盟的志愿者服务 QQ群人数暴增，2000人上
限的群新增了 20 多个，小龙忙得几乎彻夜未
眠，凌晨一点多还在微信朋友圈紧急招募 QQ
群的管理员。

在小龙印象中，上一次志愿者数量激增是
2014年的春夏之交，因同为稀有血型群体一员
的新华社记者郝方甲采写了一则名为《小龙：守
护“熊猫血”》的报道，让不少国人第一次了解稀
有血型和这个暖心组织。不过，小龙说，那次报
道之后，找上门来的更多人是急需用血的稀有
血型患者，而这一次，联系他们的则主要是想要
提供帮助的热心志愿者们。

QQ全城助力寻找稀有血型的项目上线两
年来，已有超过 1670万名 QQ网友申请成为寻
找稀有血型的志愿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
是稀有血型。这比找到 153例献血者，还让小龙
他们感到高兴。

并非稀有血型的志愿者加入，能帮上什么
忙呢？

“科普！”小龙告诉记者，“稀有血型不是病，

发现自己是稀有血型也不是天就塌了。”多年来
他们一直苦于民众对稀有血型甚至对血型的知
识关注了解得太少。虽然几乎每次难能的救助，
都能得到当地媒体的报道，但却无形中加重了
民众对稀有血型的恐慌。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事科研工作的刘丹

阳主要负责中国稀有血型联盟的科普工作。她
告诉记者，经常有“稀友”诉苦，说自己发现是稀
有血型后竟然被劝分手或离婚。小龙也说，他曾
遇到过普通血型的老人，在得知自己的儿子是
稀有血型后，以为儿子并非亲生而茶饭不思。每
每接到这样的诉苦，小龙他们都哭笑不得。

刘丹阳告诉记者，相关的科普微信推送，发
出好几天，阅读量通常仍只有三五百。

“可是这些关于血液的知识，并不只和稀有
血型群体有关。”作为中国稀有血型联盟的创建
者，小龙自己就不是稀有血型。他认为，每个人
都应了解一些和血液、血型相关的知识，“我们
更希望普通血型的人加入我们成为志愿者，共
同传播和血液、血型相关的知识。因为所谓的稀
有血型，距离大家可能并没有想象得那么远。”

小龙他们经常会接到一些很急的稀有血型
群体的家属电话，都是马上要生孩子或者突然
生病需要手术，才发现是稀有血型。很多医院没
有相关备血，一些小城市的基层医院的医生甚
至都不知道如何处置这样血型的患者，干脆拒
绝接收，家属急得火烧眉毛。

“如果大家都能早点了解自己的血型，或者
相关的教育和科普工作做得更彻底，起码能为
这些紧急的用血争取一点时间啊！”小龙也急得
无可奈何，“哪怕只是借助类似 QQ全城助力这
样的窗口，相互转发，让人对‘稀有血型’这个名
词产生些印象，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有心人很容
易就能了解更多相关知识。”

人们都以为，多次深度参与联络救助的中
国稀有血型联盟的志愿者们，肯定因帮助了他
人有着很强的幸福感、成就感，而记者接触下来
才发现，他们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
当有受助者最终还是去世后，志愿者们甚至会
自责：“要是我当初能更快地帮他/她找到血源，
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怎样才能更快？志愿者的基数要足够大，国
人对自己的血型要足够了解。那是小龙一直以
来的梦想：随时都能有人为稀有血型患者迅速
伸出援手，他专用于联络救助的手机再也不会
响起，中国稀有血型联盟自行解散……

研究人员对 0 岁-18 岁的人脸

的成长变化进行模拟建模，采用深

度神经网络算法来学习这些人脸在

成长过程中的复杂变化。经过成千

上万次的模型训练，终于训练出了

一个可以进行跨年龄人脸识别的深

度神经网络模型

优图实验室供图

借助互联网平台，比起寻找

到更多献血者，更重要的，是寻

找到了更多的志愿者。QQ 全

城助力寻找稀有血型项目上线

当天，就有 500 余万名 QQ 网

友响应成为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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